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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一直是北非及萨赫勒地区安全

的重要威胁，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 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的势力与影响力不断变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占领马里北部地

区是该组织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 标志着其从扩张期进入蛰伏期、 从

发展期进入调整期。 马里为该组织推行伊斯兰教法和组织结构转型提供

了重要的试验场地。 在马里北部及其周边地区， 该组织进行了意识形态

调整、 组织结构转型与招募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实践， 积累了发展经验，
缓解了内部矛盾， 将马里及周边萨赫勒地区变为旗下 “撒哈拉酋长国”
的主要活动区域。 该组织占领马里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对马里战后重建、
地区安全及防范恐怖主义渗透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经过蛰伏

与转型， 国际社会需警惕该组织隐蔽的本土化发展和犯罪集团化的资金

获取途径， 同时加大联合打击强度， 避免出现地区跨国恐怖网络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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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ＡＱＩＭ，简称

“伊马” 组织） 是一个活跃在北非和西非地区的极端恐怖组织。 该组织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成立的 “伊斯兰武装组织”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ＧＩＡ）。 后因内部意识形态分歧， 伊斯兰武装组织领导人哈桑·哈塔布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ｔｔａｂ） 从中分离出来， 成立了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ＧＳＰＣ），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加入 “基地” 组织， 并于同年 １２ 月更

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其活动范围从毛里塔尼亚扩散到尼日尔， 从阿尔

及利亚南部延伸至布基纳法索。 近年来， 随着撒哈拉以南非洲恐怖活动加剧，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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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纳法索、 尼日尔等国家均处于族群冲突与恐怖袭击交织的困境之中， 这与 “伊
马” 组织统治马里北部地区后重心转移、 发展策略升级、 组织结构改变等密切相

关。 因此， 本文以 “伊马” 组织在马里内战前后的表现为切入点， 探讨该组织

在这一时期的发展、 调整与转型，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该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伊马” 组织在马里内战前的发展演变

自 ２００６ 年 “伊马” 组织与 “基地” 组织合并以来， 它就成为地区安全的重

要威胁。 随着地区局势动荡和其他极端组织崛起， “伊马” 组织的势力与影响力

经历了由扩张期到蛰伏期的转变。 ２０１２ 年马里内战爆发前， 该组织的发展历程

主要经历了两次调整。
其一， “阿拉伯之春” 造成的地区动荡给 “伊马” 组织带来了扩张机遇期。

“阿拉伯之春” 对 “伊马” 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阿拉伯之

春” 造成地区紧张态势， 给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扩张创造了条件。 “伊马” 组

织活跃的主要国家自 “阿拉伯之春” 以来或面临贫困威胁， 或因失业率与通胀

率提高引发社会动荡， 或政治稳定性堪忧， 这些成为 “伊马” 组织在当地扩张

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 “阿拉伯之春” 冲击了马格里布地区传统的国家

政权， 这些政权因内部压力而无暇他顾， 减轻了 “伊马” 组织面临的反恐压力。
“伊马” 组织与 “基地” 组织均将推行伊斯兰教法列为组织目标之一， 因此在

“伊马” 组织看来， 所有非伊斯兰政府都是非法政府， “这些政权都是殖民主义

的产物”， “要从法国和西班牙人的后代手中解放伊斯兰马格里布， 保护它免受

外界贪婪的侵蚀和十字军的霸权统治……摆脱背叛宗教及其人民的犯罪政权”。①

“阿拉伯之春” 发生后， 这些政权既面临国内要求变革的转型压力， 还要防范邻

国危机外溢的风险， 对 “伊马” 组织的关注度下降。 因此， “伊马” 组织对 “阿
拉伯之春” 具有较高认同感， 将其称为一场反对全球十字军的革命。②

其二， “伊斯兰国” 的崛起迫使 “伊马” 组织进入调整蛰伏期。 “伊斯兰国”
与 “伊马” 组织同出 “基地” 组织一脉。 ２０１１ 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后， “伊斯

兰国” 势力迅速扩张。 早期 “伊马” 组织与 “伊斯兰国” 关系良好， 对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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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 在伊拉克取得的军事胜利表示支持和祝贺。① 但由于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关系日趋紧张， “伊马” 组织在呼吁双方和解无果后， 发布声明拒

绝承认 “伊斯兰国” 以及自称哈里发的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
－ 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在对待 “伊斯兰国” 问题上， “伊马” 组织内部各派势力态度不

一， 这在客观上加剧了 “伊马” 组织的分裂。 一部分 “伊马” 组织成员宣布组

建 “哈里发战士”， 并向 “伊斯兰国” 宣誓效忠。② “伊马” 组织下属的 “安萨

尔营” （ａｌ － Ａｎｓａｒ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也有部分成员宣称效忠 “伊斯兰国”。 在 “伊斯兰

国” 强势崛起的情况下， “伊马” 组织由扩张期转入蛰伏期， 并对其组织定位、
活动重心与扩张战略进行了重要调整， 由此给该组织带来了三大转变。

首先， 完善自我定位。 “伊马” 组织调整自身战略目标， 由进行全球 “圣
战” 转变为推翻本地区西方傀儡霸权。 “伊马” 组织的公开宣言及动员材料显

示， ２００９ 年该组织使用最频繁的三个词是 “十字军” “纳克巴” 和 “法老”。
“十字军” 强调 “伊马” 组织的目标是反对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的殖民历史与现

存驻军。 “纳克巴” 是指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的 “灾难日”， 表明 “伊
马” 组织非常关注巴勒斯坦问题， 也间接说明该组织的目标定位并不局限于马格

里布地区， 而是旨在发动全球 “圣战”。 ２０１０ 年 “伊马” 组织使用 “纳克巴”
和 “法老” 的频率明显降低， 取而代之的是 “７２ 处女” 与 “撒旦”。③ “伊马”
组织还认为， 是西方阻碍了北非地区发展， 因此号召激进分子从反对该地区西方

扶持的傀儡政权开始反对西方侵略。 ２０１１ 年后， “法老” 一词的使用频率有所增

加， 其指代的不再是此前北非穆拉比特王朝的创建者优素福·伊本·塔什芬

（Ｙｕｓｕｆ ｉｂｎ Ｔａｓｈｆｉｎ）， 而是本地区所有非伊斯兰政权的领导人， 尤其是阿尔及利

亚前总统阿卜杜勒—阿齐兹·布特弗利卡 （Ａｂｅｌｅｌａｚｉｚ Ｂｏｕｔｅｆｌｉｋａ）。④ “伊马” 组

织在宣传和动员用词上的变化体现了该组织自身定位和战略目标的转变。
其次， 调整活动重心。 在马里内战爆发前后的一段时期内， “伊马” 组织的

活动重心在马格里布地区与萨赫勒地区之间不断调整。 “伊马” 组织的前身伊斯

兰武装组织将阿尔及利亚分为 ９ 个战斗区， 后来这种分区方法被延续下来。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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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组织成立后， 其活动区域已不局限于阿尔及利亚， 而是延伸到撒哈拉南部的

大片区域内。 “伊马” 组织的活动区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包括阿尔及利亚

北部和突尼斯在内的 “中部酋长国”， 二是包括马里北部、 尼日尔、 毛里塔尼亚

和利比亚在内的 “撒哈拉酋长国”。 如图 １ 所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 阿尔及利亚是

“伊马” 组织的活动重心。 但是， 随着阿尔及利亚加大打击极端主义力度， 安全局

势脆弱的萨赫勒国家成为 “伊马” 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 “伊马”
组织将活动重心转至萨赫勒地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两个 “酋长国” 之间达到了相

对平衡。 然而， 双方势均力敌加剧了 “伊马” 组织分裂， 远离 “伊马” 组织总部

的 “撒哈拉酋长国” 迫切需要通过行动彰显实力， 摆脱 “中部酋长国” 的控制。

图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伊马” 组织袭击的地区选择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ｄｅｘ ，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数据整理而成。

再次， 建立稳定的资金链。 “伊马” 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通

过犯罪活动获取资金， 包括抢劫、 人口贩卖、 武器贩卖、 枪支走私及贩毒等。①

二是通过外国援助获取资金， 阿尔及利亚政府曾指责伊朗与苏丹都为 “伊马”
组织提供过资金支持。② 三是 “基地” 组织提供的资金支持。 四是 “伊马” 组

织外国成员提供的资金支持。 其中， 绑架勒索赎金是 “伊马” 组织主要的收入

来源之一。 其前身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曾在 ２００３ 年绑架 ３２ 名欧洲游客， 索取

赎金 ５００ 万欧元， 开启了该组织向西方索取赎金的先例。 从 ２００６ 年成立到 ２０１２
年底， “伊马” 组织通过绑架勒索共获取资金 ９１５０ 万美元。③ ２００９ 年 “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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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１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 ｋｉｌｌ －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 ｉｎ －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６ － １８］.
Ａｄａｍ Ｎｏｓｓｉｔｅｒ，“Ｍｉ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ａｎｓｏｍｓ Ｆｕｅｌ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Ｃｌｏｕｔ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ｋｉｄｎａｐｐｉｎｇｓ － ｆｕｅｌ －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ｓ － ｉｎ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ｔｍｌ？ ｐａｇｅｗａｎｔｅｄ ＝ ａｌｌ［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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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将部分赎金用于从非洲黑市购买武器弹药及扩大组织规模。 ２０１０ 年 “伊马”
组织将一半的赎金分配给效忠组织的分支机构领导人， 作为购买武器弹药的指定

款项。① 通过绑架索取赎金， “伊马” 组织一方面加强了自身实力， 获取了更多

的武器装备， 另一方面增强了对本地区其他中小恐怖组织的吸引力， 促使它们以

效忠换酬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马里发生军事政变， 杜尔政府被推翻， 国家陷入动荡。 “伊

马” 组织利用图阿雷格族寻求独立的政治诉求， 趁乱介入马里， 一度控制了马里

北部三个大区， 成为该组织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

“伊马” 组织的马里实践及其影响

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 统计，
２０１２ 年内战前的马里在全球 １６９ 个国家综合发展指数排名中列第 １６０ 位， 内战后

该国排名进一步下降， 在 １８９ 个国家中排名第 １８２ 位。② 自马里独立以来， 部族

矛盾一直是国家和平的重要隐患， 北部的图阿雷格族一直处于社会、 政治和经济

的边缘地位， 与马里政府发生过多次冲突。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图阿雷格族成立了反

政府武装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 联合其他分离主义势力在马里北部发起攻势。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马里部分军人以政府镇压反叛势力不力为由发动政变， 杜尔政权

倒台， 国家陷入内战状态。 “伊马” 组织借助马里乱局， 联合图阿雷格部族反叛

势力， 在马里北部大肆扩张势力， 控制了大片区域， 一度造成马里南北分裂， 给

该国和地区局势稳定造成重大威胁。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 “伊马” 组织便向马里渗透， 以松散的武装团伙形式开展

活动并传播萨拉菲圣战思想。 最初， “伊马” 组织将马里作为据点是为了缓解阿

尔及利亚政府的打击压力。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内战爆发后， 大量武器与极端分子流

入马里， 扩充了 “伊马” 组织的实力。④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伊马” 组织与阿

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共同行动， 在阿盖洛克 （Ａｇｕｅｌｈｏｋ） 地区杀害了 １００ 多名马

里政府军士兵， 由此拉开了该组织占领和控制马里北部地区的序幕。 “伊马” 组

·５３·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èｒｅ，“Ｔｈｅ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ＱＩＭ，”Ｒ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Ｖｏｌ. ４，Ｎｏ. １，
２０１４.
ＵＮＤＰ，“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ｈｔｔｐ： ／ ／ ｒｅｐｏｒｔ.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５］.
吴增田： 《马里图阿雷格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１—３７ 页。
Ｔｙｌｅｒ Ｄ. Ｂａｋｅｒ，“Ｗｈｙ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Ｐｅｒｓｉｓｔ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ＱＩＭ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Ｎａｖａｌ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２０１７，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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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在马里北部地区维持了半年左右的直接统治及持续至今的间接渗透， 主要进行

了意识形态调整、 组织结构转型和招募策略升级等三方面的实践。 马里北部地区

成为 “伊马” 组织推行伊斯兰教法和组织结构转型的重要试验场， 迄今依然是

该组织 “撒哈拉酋长国” 的主要活动区域。

（一） 意识形态调整实践： 建立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 “伊马” 组织与 “基地” 组织有相同的目标， 即 “在真主

的领导下推行伊斯兰教法”①。 “伊马” 组织头目阿卜杜勒·德鲁克德勒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Ｄｒｏｕｋｄｅｌ）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公开的一段视频中表示， 在马里实施伊斯

兰教法非常必要。 为了更有效地推行伊斯兰教法， “伊马” 组织领导层成员穆赫

塔尔·贝尔莫克塔尔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Ｂｅｌｍｏｋｈｔａｒ） 提出， 马里北部的武装组织应当从

以 “圣战” 为焦点转变为以 “伊斯兰教法” 为焦点， 并基于此共识组成 “神圣

联盟”， 为本地区所有群体提供包容性平台。② 此后， “伊马” 组织、 图阿雷格反

政府武装联合其他一些极端组织共同组成了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或称 “阿扎

瓦德独立国”）。 但是， 随着 “伊马” 组织与图阿雷格武装之间的分歧加剧， “伊
马” 组织喧宾夺主， 将图阿雷格武装边缘化， 成为马里北部伊斯兰教法的主要推

行者。
在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伊马” 组织的伊斯兰化运动③主要集中于三个

方面。 第一， 实行严苛的伊斯兰法规。 在 “伊马” 组织和 “伊斯兰卫士” 组织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Ｄｉｎ） 共同统治的地区内， 被控通奸的男女将按照伊斯兰教法处以石

刑； 饮酒的男子处以 ４０ 下鞭刑； 有私生子的男女处以 １００ 下鞭刑； 青年女性在

街上与男性公开讲话处以 ６０ 下鞭刑。④ 第二， 推行全面伊斯兰化。 “伊马” 组织

规定， 售卖酒精和伤风败俗的场所必须立即关闭， 香烟被焚烧， 踢足球、 看电视

等娱乐活动均被禁止， 进行音乐、 舞蹈等文化艺术活动甚至被定为刑事犯罪。 第

三， 反对偶像崇拜。 自马里动荡以来， 多座历史遗迹和陵墓被毁， 其中包括

·６３·

①
②
③

④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Ｄｒｏｕｋｄａ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１，２００８.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èｒｅ，ｏｐ. ｃｉｔ. ，ｐ. ２５.
在 “伊马” 组织控制马里北部时期， “伊斯兰卫士” 组织、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 等激进
伊斯兰派别均为 “伊马” 组织的附属组织， 这些派系或是领导人来自 “伊马” 组织， 或
依附于 “伊马” 组织而行动。 因此， 本文将这些派系与 “伊马” 组织在马里北部的伊斯
兰化举措合并分析。
“Ｇｉｒｌ，１５，Ｌａｓｈｅｄ ６０ Ｔ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ｏ 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ｍａｉｌ.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２１９０４４ ／ Ｇｉｒｌ － １５ － ｌａｓｈｅｄ － ６０ － ｔｉｍｅｓ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 ｍｅｎ － ｓｔｒｅｅｔ － Ａｎｓａｒ － Ｄｉｎｅ －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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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 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的廷巴克图古城内的重要清真寺。① “伊马” 组

织认为， 陵墓代表了偶像崇拜， 违背了伊斯兰教义。
在马里北部地区， “伊马” 组织首次将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目标变为现实。 虽

然这一过程并不顺利， 受到当地民众的反对， 但是短暂的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实践对 “伊马” 组织的后续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 “伊马” 组织将推行伊斯兰教法确定为长期目标。 对于强制推行伊斯

兰教法， 马里北部民众的怨气不断积聚， “伊马” 组织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从默契

共存转变为控制与被控制。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德鲁克德勒开始强调伊斯兰教法不能

过快推行， 而应当渐进式推广。 他把在阿扎瓦德地区推行伊斯兰教法与让一个两

英尺婴儿在恶劣环境下站立相类比， 并称 “我们的经验已经表明， 不考虑环境而

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将让人们拒绝伊斯兰教”。③

第二， “远敌” 成为 “伊马” 组织最主要的打击对象。 在伊斯兰极端思想中

一直存在关于优先打击 “远敌” 还是 “近敌” 的争论。 “近敌” 主要指伊斯兰世

界内部的敌人， 包括 “蒙昧” 国家的领导人和 “叛教” 的机构团体或民众； “远
敌” 是指西方国家及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 机构和产业。 “伊马” 组织自成立

起就更关注 “近敌”， 而袭击 “远敌” 主要是为了扩大财政收入。 但是在 “阿扎

瓦德伊斯兰国” 实践后， “伊马” 组织与 “基地” 组织一样， 开始优先打击 “远
敌”。 这一方面是由于 “伊马” 组织认识到， 现阶段推翻 “叛教” 政权成立伊斯

兰国家并推行伊斯兰教法是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让 “伊马” 组织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此后， “伊马” 组织对西方人员的

袭击不再以绑架为主要方式， 而是多次采用直接袭击的手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伊
马” 组织参与了对美国驻班加西总领馆的袭击事件， 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刺

身亡。④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给 “伊马” 组织带来实践经验的同时， 也加剧了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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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Ｓｈｒｉｎｅｓ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Ｍａｌｉ Ａｎｓａｒ Ｄｉｎ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ＢＢＣ，Ｊｕｎｅ ３０，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８６５７４６３［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８］.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ＱＩＭ），”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ｄｆ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２０ｉｎ％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Ｉｓｌａｍｉｃ％
２０Ｍａｇｈｒｅｂ％２０％２８ＡＱＩＭ％２９ － １１１０２０１８. ｐｄｆ［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０］.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ｂ Ｕｓｅｄ Ｎｅｗ Ｔａｃｔｉｃ ｔｏ Ｓｐ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Ｃａｐｔｉｖｅｓ，”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４６６１８０［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０］.
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称， “伊马” 组织成员参与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总领馆
和美国驻利比亚大使。 参见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ｔ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Ｍａｌｉ，”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０４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ｔｏｐ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ｗａｒｎｓ － ｏｆ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ｉｎ －
ｍａｌｉ.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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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分裂， 削弱了该组织的整体实力。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最初由 “伊马” 组织

领导层、 “哨兵” 组织 （Ａｌ － Ｍｏ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① 领导人贝尔莫克塔尔仿照 “基地”
组织在也门的模式创立。 在控制了马里北部城市后， 贝尔莫克塔尔提议建立 “基
地” 组织伊斯兰萨赫勒分支， 将 “伊马” 组织管理下的 “撒哈拉酋长国” 独立

出来， 并直接受控于 “基地” 组织中央司令部。 但是这一提议遭到 “伊马” 组

织总部的反对， 加深了贝尔莫克塔尔势力与 “伊马” 组织总部之间的矛盾， 而

且双方分歧日益加深。 “伊马” 组织总部一再要求贝尔莫克塔尔不要挑衅国际社

会， 但是这条指令并未得到遵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贝尔莫克塔尔带领部队深入马

里南部发动袭击， 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击。 为了避免组织内自相残杀， ２０１３ 年

“伊马” 组织决定将活动重点区域重新调回北非地区， 尤其是利比亚和突尼斯两

国。 ２０１５ 年双方矛盾缓解， 贝尔莫克塔尔重新宣誓效忠德鲁克德勒， 但 “伊马”
组织内部的矛盾仍在， 并影响着该组织发展。 此外， “伊马” 组织主张推行伊斯

兰教法与其盟友图阿雷格族寻求独立的目标并不一致， 最终导致双方联盟破裂，
也造成组织在马里的势力衰落。

（二） 组织结构转型实践： “管控—分离式” 结构

“伊马” 组织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发展变化。 其前身伊斯兰武装组织由埃米尔

领导的分散网络组成， 附属组织以自治为主。 随着实力不断壮大， “伊马” 组织

对附属团体及战斗旅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其内部结构呈金字塔形， 以长老委员会

为中央决策机构， 以舒拉 （Ｓｈｕｒａ， 协商） 委员会为领导层， 设立媒体宣传机构

安达鲁斯传媒 （Ａｌ － Ａｎｄａｌｕｓ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伊斯兰教法委员会和战斗旅。②

在实际作战中， “旅” （ｋａｔｉｂａｓ） 为基本战斗单位， 其规模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

等。 不同的旅之间相互合作也相互竞争， 每个旅则由 “伊马” 组织中央直接

领导。
２００８ 年， “伊马” 组织中央委员会授权阿布·扎伊德 （Ａｂｕ Ｚｅｉｄ） 在萨赫勒

地区建立新的 “圣战” 组织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旅 （Ｔａｒｉｑ ｂｉｎ Ｚｉｙａｄ Ｂｒｉｇａｄｅ），
致使分支机构 “撒哈拉酋长国” 与 “伊马” 组织的裂痕不断加深。 ２００９ 年， 贝

尔莫克塔尔致信 “基地” 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希里 （Ａｙｍａｎ Ａｌ －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８３·

①

②

“哨兵” 组织或译为穆拉通比组织， 曾于 ２０１３ 年短暂退出 “伊马” 组织， 后于 ２０１５ 年重
新加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马里首都巴马科丽笙酒店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包括 ３ 名中国人
在内的 ２７ 人遇难， 随后该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ｒｇ ／ ｇｒｏｕｐ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ｌａｎｄ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ｍａｇｈｒｅｂ － ａｑｉｍ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 ｇｒｏｕｐ －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ａｎｄ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 ｓｅｅ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 ｅｎｔｒｙ［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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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将 “撒哈拉酋长国” 独立出来， 但是未获允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贝尔莫克塔

尔再次致信 “基地” 组织， 建议重组 “伊马” 组织， 将其改为 “高度分散的组

织”， 因为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不适用于撒哈拉沙漠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组织； 他还

建议由各旅之间进行直接的交叉合作， 取消总部指挥的中间环节。① 此建议并未

得到 “基地” 组织的批复， 但是为了保持组织完整， 借马里内战、 地方激进组

织混乱的态势， “伊马” 组织对内部结构进行了调整。
首先， 组织分工进一步明确。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内耗， ２０１５ 年贝尔莫克塔

尔与 “伊马” 组织和解， 他领导的 “哨兵” 组织重新加入 “伊马” 组织。 “基
地” 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对 “伊马” 组织内部分工进行了划分， 德鲁克德勒负

责以阿尔及利亚为主的马格里布地区， 贝尔莫克塔尔负责利比亚， 德亚梅尔·奥

卡沙 （Ｄｊａｍｅｌ Ｏｋａｃｈａ） 负责西非地区。②

其次， 组织内部重新整合。 “哨兵” 组织重新加入后， “伊马” 组织调整了

在萨赫勒地区的组织结构。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伊马” 组织与 “伊斯兰卫士” 组织、
“哨兵” 组织合并， 建立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支持组织” （ Ｊａｍａａｔ Ｎｕｓｒａｔ ａｌ －
Ｉｓｌａｍ ｗ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ｅｅｎ）， 以 “伊斯兰卫士” 组织前任埃米尔为领导人。

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 “伊马” 组织由较为成熟的金字塔结构转变为弥散型

的 “管控—分离式” 结构。 这种结构变化与 “基地” 组织转变为跨国扁平化结

构相似。 通过 “管控—分离式” 结构， “伊马” 组织一方面避免了不断分裂， 另

一方面将更多权力下放至附属组织， 让它们更具自主权与灵活性， 尤其是贝尔莫

克塔尔领导的 “哨兵” 组织保留了很大的自主权。 “管控—分离式” 结构允许下

属组织以不同名义招募新成员， 这对成员招募和组织扩张更加有利。 通过组织结

构调整， “伊马” 组织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张， 成为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极端

组织。

（三） 招募策略升级实践： 多样化与本土化并行

极端组织招募成员的数量与组织发展扩张密切相关。 “伊马” 组织数次变革

都与人员招募问题有关。 据称 “伊马” 组织的前身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加入 “基地” 组织的主要原因在于担忧其招募人数逐渐下降， 只有打着 “基地”
组织的旗号对组织重新定位， 将招募重点扩大至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以外的地区

·９３·

①

②

“Ｓ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ｔ
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ｏｒｇ ／ ｇｒｏｕｐ ／ ｓｉｇｎｅｒｓ － ｂｌｏｏｄ －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３］.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Ｌａｕｂ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ｒｃｈ ２７，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ｍａｇｈｒｅｂ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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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招到更多成员。① 因此在加入 “基地” 组织阵营后， 政治安全环境脆弱的西

非国家便成为 “伊马” 组织招募人员的重点对象。 资料显示， 在贝尔莫克塔尔

领导的势力之中， 毛里塔尼亚人占 １ ／ ３， 马里人、 尼日利亚人也占较大比例。②

但是在深入马里之前， 所有 “伊马” 组织的领导层均为阿尔及利亚人， 其他国

家的人在 “伊马” 组织中属于 “二等公民”。③

占领马里北部后， 在当地扩充成员成为 “伊马” 组织的重要目标。 为此，
“伊马” 组织在马里北部推行 “本土化” 战略， 大量招募对政治和社会现状不满

的当地青壮年。④ 但是由于 “伊马” 组织对马里北部的统治成效甚微， 当地民众

对其不满， 招募工作并不顺利。 于是 “伊马” 组织招募了数百名儿童士兵， 对

他们进行训练后纳入战斗队伍。⑤ “伊马” 组织还允许当地人以 “雇佣” 而非

“效忠” 的方式为其工作。 在马里北部地区， 为极端组织提供有效信息可以赚取

约 ７５０ 欧元的酬劳， 在月最低工资不到 ５０ 欧元的马里， 为 “伊马” 组织工作对

当地人来说诱惑非常大。⑥

除了 “本地人” 以外， “伊马” 组织还面向马里周边国家招募 “外国人”。
由于本地招募不顺利， 又面临着西方干预马里问题的威胁， “伊马” 组织转向从

马里周边国家大量招募人员。 这些新成员与马里当地人多属于同一部族， 长相与

当地人非常相似， 因此很容易融入马里的活动， 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曾接受过卡扎

菲政权的训练， 富有战斗经验。⑦ 在多样化与本土化并行的策略下， “伊马” 组

织对马里的渗透取得成效。 ２０１６ 年， 马里已取代阿尔及利亚成为 “伊马” 组织

成员的最主要来源国。⑧ 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伊马” 组织对科特迪瓦南部城市大巴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Ｌｉａｎｎｅ Ｂｏｕｄａｌｉ， “ Ｔｈｅ ＧＳＰＣ：Ｎｅｗｅｓｔ 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ｅ ｉｎ ａｌ － Ｑａ’ ｉｄａ’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７，ｐｐ. １ － １１.
王涛、 曹峰毓：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 特点及影响》，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８０—９９ 页。
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Ｆｏｗｌｅｒ，Ａ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Ｈｅｌｌ：Ｍｙ １３０ Ｄ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ｗｉｔｈ Ａｌ Ｑａｅｄａ，Ｔｏｒｏｎｔｏ：Ｈａｒｐｅｒ
Ｃｏｌｌｉｎｓ，２０１１，ｐｐ. １３４，１４８.
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ＡＱＩＭ’ 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ｉ：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８，２０１７.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Ｂａｃｃｈｉ，“Ｆｒａｎｃｅ’ｓ Ｗａｒ ｉｎ Ｍａｌｉ：Ｃｈｉｌｄ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１６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 ｕｋ ／ ｍａｌｉ － ｃｈｉｌｄ －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 ｆｒａｎｃｅ －
４２４８１６［２０１９ － ０７ － ０５］.
Ｇｒéｇｏｒｙ Ｃｈａｕｚａｌ，“Ｆｉｘ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ｘａｂｌｅ，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 － Ｂｌｏｗ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ＣＲＵ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Ｊａｃｏｂ Ｚｅｎｎ，“ＡＱＩＭ’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ｌｉ：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Ｐｒｅｅ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Ｇｕｉｔｔａ，“Ｔｈｅ Ｒｅ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ＱＩ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 ａｑｉｍ － ａｆｒｉｃａ － １６０３２００９０９２８４６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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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海滩的袭击中， 所有参与人员均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①

综上所述， “伊马” 组织在马里北部统治期间成功进行了意识形态、 组织

结构与招募策略的实践， 造成马里南北分裂， 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法国发起 “薮猫行动”， 投入大量兵力打击马里极端组织和反政府武装，
帮助马里政府恢复领土完整。 该行动对 “伊马” 组织打击严重， 造成约 ７００ 人

死亡， 俘虏 ４３０ 名囚犯， 并摧毁约 ２００ 吨武器和弹药。② “伊马” 组织对马里

北部的统治虽然宣告结束， 但它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而是分散隐藏开来， 采取

更为灵活务实的策略和手段， 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依然长期

存在。

“伊马” 组织的长期潜在威胁

在法国发动 “薮猫行动” 后， “伊马” 组织再次进入蛰伏期。 由于无力发动

大规模袭击， 该组织转向以小型暗杀与伏击为主的活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伊马”
组织在突尼斯暗杀了两名政治家。③ 同年 １１ 月， 该组织绑架并杀害了两名法国

记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伊马” 组织伏击了从投票站返回的阿尔及利亚士兵， 造成

１４ 人死亡。④ 随着 “伊马” 组织袭击规模缩小， 一些分析认为该组织的威胁已

经不足为惧。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纽约时报》 文章认为， “基地” 组织在西非地区的

分支机构已经不具威胁， 因为圣战分子在近一年内未发动重大袭击事件……他们

的武器藏匿处也已经被摧毁。 该组织已不再是一年前的样子， 其进攻能力受损、
领导人被孤立、 后勤遭到破坏， 只剩下残余势力， 不再是西非、 萨赫勒地区脆弱

国家的突出威胁。⑤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Ｍｉｌｌｅｒ，“Ｈｏｒｒ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ａｃｈ：２２ Ｄｅａｄ ｉ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Ｉｖｏｒｙ Ｃｏ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Ｍａｒｃｈ １４，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ｍｉｘ ／ ｗｐ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４ ／ ｈｏｒｒｏｒ － ａｔ － ｔｈｅ － ｂｅａｃｈ － ２２ － ｄｅａｄ － ｉｎ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 ａｔｔａｃｋ － ｏｎ － ｉｖｏｒｙ － ｃｏａｓｔ －
ｒｅｓｏｒｔｓ ／ ？ ｕｔｍ＿ｔｅｒ ｍ ＝ . ４１ａ７ａｄ９ｃｄ１０４［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５］.
Ｂｏｅｋｅ Ｓｅｒｇｅｉ ａｎｄ Ａｎｔｏｎｉｎ Ｔｉｓｓｅｒｏｎ，“Ｍａｌｉ’ ｓ Ｌｏｎｇ Ｒｏａｄ Ａｈｅａｄ，”Ｔｈｅ ＲＵＳ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１５９，
Ｎｏ. ５，２０１４，ｐｐ. ３２ － ４０.
Ｃａｒｌｏｔｔａ Ｇａｌｌ，“Ｔｕｎｉｓｉａ Ｓａｙｓ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Ｌｉｎｋｓ ｔｏ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 ２６，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７ ／ ２７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ｔｕｎｉｓｉａ －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 ｈｔｍ［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６］.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Ｋｉｌｌ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２１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 ｋｉｌｌ －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 ｉｎ －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６］.
Ａｄａｍ Ｎｏｓｓｉｔｅｒ，“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ｌ Ｑａｅｄａ’ｓ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Ａｐｒｉｌ ２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３０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ｓ － ｗｅｓｔ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ｕｎｉｔ － ｏｎ － ｔｈｅ － ｒｕｎ.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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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 ２０１４ 年以后 “伊马” 组织的暴力恐怖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伊马” 组织在马里、 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共发起六次袭

击， 造成至少 ７９ 人死亡。①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伊马” 组织在突尼斯、
尼日尔和马里发动了五起袭击事件， 其中两起为自杀性爆炸事件， 加上在利比亚

发生的两起绑架事件， 共造成约 １００ 人死亡。② ２０１７ 年 “伊马” 组织在马里进行

了六次袭击， 在布基纳法索进行了一次袭击， 造成 ４０ 多名平民和士兵死亡。③

这些袭击事件充分说明， “伊马” 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 而且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
２０１９ 年， 随着全球恐怖袭击事件和伤亡人数有所下降， 北非地区面临的恐

怖威胁有所降低， 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面临的恐怖威胁不降反升， 马里依然

是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增幅最大的十个国家之一，④ 马里的邻国布基纳法索也日益

成为受到恐怖袭击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与 “伊马” 组织活动重心转移相

吻合。 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 社会环境及生态环境都为恐怖主义

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土壤。 ２０１９ 年以来，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不断向萨赫勒地区渗

透， 与当地恐怖组织形成了联动效应。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伊马” 组织任命阿布·阿

纳比 （Ａｂｕ ａｌ － Ａｎｎａｂｉ） 为新任领导人， 此人一直号召极端分子对法国 “薮猫行

动” 进行报复， 对地区安全具有很大的威胁性。

（一） 转型后 “伊马” 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威胁

在遭受 “薮猫行动” 重大打击、 “阿扎瓦德伊斯兰国” 土崩瓦解之后， “伊
马” 组织暂时放弃了全球 “圣战” 的目标， 转向扎根已占领地区， 利用乱局加

强对脆弱地区的渗透， 最大限度地保存现有实力， 并为组织后续发展储备力量。
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 “伊马” 组织主要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方面， “伊马” 组织继续深入推行本土隐蔽化策略。 法国发起 “薮猫行

动” 后， “伊马” 组织与其活动地区民众的关系有所改善， 这是因为外来干预并

未有效解决地区乱局， 阿尔及尔和平进程进展缓慢， 冲突暴力事件频发不止， 而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关于六次袭击的报道， 分别来源于英国广播公司、 路透社、 《卫报》 等西方媒体。
Ｃａｌｅｂ Ｗｅｉｓｓ，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ＡＱＩＭ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Ｋａｓｓｅｒｉｎ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 ａｑｉｍ －
ｂｒａｎｃｈ － ｃｌａｉｍｓ － ａｔｔａｃｋ － ｏｎ － ｔｒｏｏｐｓ － ｉｎ － ｋａｓｓｅｒｉｎｅ. ｐｈｐ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８］；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ｆ Ａｂｄ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ｂｙａ，”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２０１６.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ｏｓｃｅｌｙ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ｒｃｈ １３，２０１７.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２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ｅａ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
ａｎｉｔｙ.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ＧＴＩ － ２０２０ － ｗｅｂ － ２. ｐｄｆ［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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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些地区电力供应甚至比 “伊马” 组织占领时期更低， 民不

聊生， 从而让很多民众对 “伊马” 组织存有怀旧情绪。① 在这种情况下， “伊
马” 组织加大渗透活动投入， 为当地民众提供食品、 医疗、 教育等社会服务， 以

联络民心、 获取支持， 填补政府权力真空。 此外， 一些 “伊马” 组织成员还以

通婚方式融入当地部族， 如贝尔莫克塔尔与马里廷巴克图附近的贝拉比时部落

（Ｂｅｒａｂｉｓｈ） 女子通婚， 以此保持与部落的友好关系。 从长远出发， “伊马” 组织

制定了旨在长期渗透的 “轮换与隐藏” （Ｒｅ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ａｃｈｅｓ） 策略。 根据该策略，
一些 “伊马” 组织成员被分配到不同地方长期潜伏， 这些人平时与当地民众一

样正常生活， 但要随时为组织的隐蔽交易和活动服务， 满足组织的紧急需求。 在

本土化策略的渗透下， “伊马” 组织还伺机利用地区民族矛盾挑起族裔冲突， 制

造带有明显族裔冲突背景的恐怖袭击事件。
另一方面， “伊马” 组织向犯罪集团化趋势发展。 贩毒、 走私和绑架勒索一

直是 “伊马” 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马里北部一直是传统商业贸易地区的中心，
当地的走私活动很猖獗。 近年来， 通过对马里及其周边国家的长期渗透， “伊
马” 组织的犯罪产业愈加成熟。 贩毒方面， “伊马” 组织开始参与从南美洲到欧

洲的贩毒活动， 成为毒品从安第斯山脉到欧洲市场供应链的中间环节。② 除间接

参与毒品运输外， 该组织还对过境毒品征收过路费， 并为缴费的毒品贩卖活动保

驾护航。③ 走私方面， “伊马” 组织与一些从事武器、 人口、 烟草和麻醉品贩卖

的组织都保持着联系， 通过走私活动从中牟利。 绑架活动方面， 通过绑架人质勒

索赎金一直是 “伊马” 组织的 “常规” 收入来源。 此前， “伊马” 组织内部还存

在绑架西方非战斗平民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质疑。 但是， 随着 “伊马” 组织

舒拉委员会作出裁定， 所有旨在捍卫或扩大伊斯兰教的行动都是 “圣战” 行动，
所有西方公司及平民都是可以袭击的 “合法目标”，④ 该组织的暴力恐怖程度愈

演愈烈， 数次出现直接杀害人质或暴力袭击导致人质死亡的情况。 贩毒、 走私和

绑架勒索活动为 “伊马” 组织带来大量资金收入， 甚至有分析认为该组织的激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Ｇｒéｇｏｒｙ Ｃｈａｕｚａｌ，“Ａ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ｏｆ Ｍａｌｉ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１２ Ｃｒｉｓｉｓ，”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Ｊｕｎｅ ８，
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ｌｉｎｇｅｎｄａｅｌ.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 ｍａｌｉ － ｔｈｒｅｅ － ｙｅａｒｓ － ａｆｔｅｒ － ２０１２ －
ｃｒｉｓｉｓ［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ｌ － Ｑａ’ ｉ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Ｌａｃｈｅｒ，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 Ｓａｈａｒ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ｗｐ － ｂｅｒｌｉｎ.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ａｄｍ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ｆａｃｈ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ｓａｈｅｌ＿ｓａｈａｒａ＿２０１２＿ｌａｃ. ｐｄｆ［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５］.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èｒｅ，“Ｔｈｅ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Ｌｅｔｔｅｒｓ：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ＱＩ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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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言论并非其政治诉求， 而是为了掩护其巨额盈利的犯罪活动。① 这充分说明了

“伊马” 组织近年来明显的犯罪集团化趋势。 通过本土隐蔽化与犯罪集团化策

略， “伊马” 组织一方面将主要力量化整为零， 在组织低谷期最大限度地保存实

力， 另一方面通过犯罪活动筹募资金， 再将资金用于组织扩张与人员招募， 维持

组织运作并增加自身实力。 这也使 “伊马” 组织的活动更具隐蔽性， 增加了国

际社会打击该组织的难度， 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二） 警惕以 “伊马” 组织为中心的北非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网络雏形

经过多年经营和渗透， “伊马” 组织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跨国犯罪和恐怖主

义活动中的地位已经根深蒂固。 在跨国犯罪活动方面， 随着 “伊马” 组织的控

制和渗透不断加强， 马里城市加奥 （Ｇａｏ） 成为可卡因运输路线的重要枢纽。②

据分析， “伊马” 组织正在逐步改变此前通过为毒品、 人口和武器贩卖活动提供

庇护来换取酬劳的方式， 转而直接参与犯罪活动， 以此获取更多利益， 增强自身

实力， 或谋求政治资本。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联合国发布报告显示， “伊马” 组织与

哥伦比亚贩毒组织存在直接合作关系。④ 可见， 该组织从事各类犯罪活动， 经营

跨国犯罪网络， 具有极大危害性。
在恐怖主义活动方面， “伊马” 组织的危险性也日益凸显。 该组织不仅参与

并策划恐怖主义活动， 还为其他恐怖组织提供支持或培训。 “伊马” 组织较早便

开始对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进行爆炸装置方面的培训， 并帮助其配备武器、 爆炸物

和筹集资金。⑤ 博科圣地领导人阿布·穆萨布·巴纳维 （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 －
Ｂａｒｎａｗｉ） 曾在 “伊马” 组织训练营中接受培训。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伊马”
组织与博科圣地之间的联系如此之多， 让人无法忽视。⑥ “伊马” 组织还与索马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ｂ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ｉ Ｗ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Ｆａｒｎｈａｍ：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１４，ｐ. ６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Ｔｅｒｒｏ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ａｒａ －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ａｂａｎｄ，
Ｊｉｈ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ｉ Ｗ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１.
Ａｎｔｏｎｉｎ Ｔｉｓｓｅｒ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ｈａｒａ’ｓ Ｐｏｌｉｓａｒｉｏ：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Ｓａｈａｒ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Ｍａｙ １９，
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ｓａｈａｒａ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ｏｍ ／ ｅ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ｓａｈａｒａｓ － ｐｏｌｉｓａｒｉｏ － ｃｒｉｍｅ － ａｎｄ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８］ ．
Ｗａｌｉｄ Ｒａｍｚｉ，“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ＡＱＩＭ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 Ｄｒｕｇ Ｃａｒｔｅｌ，”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４１２０６００８８.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８］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ＱＩＭ），”Ｃｏｕ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ｏｂｉｎ Ｓｉｍｃｏｘ，“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Ｊｕｎｅ ６，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ｐｔ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０１４ ／ ０６ ／ ｂｏｋｏ － ｈａｒａｍ －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 ２０１４６３１１５
８１６１４２５５４.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 － ０７ － 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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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青年党建立联系， 试图打通横跨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网络。 博科圣地、 索马

里青年党与 “伊马” 组织这三大极端组织彼此勾连， 并试图协同开展恐怖主义

袭击。 作为资金与训练的主要提供方， “伊马” 组织在三方合作中处于重要地

位。 此外， “伊马” 组织还与其他一些极端组织保持联系和相互支持， 网络分布

较广， 打击难度很大。
“伊马” 组织大肆从事跨国犯罪活动， 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与其他极端组织

之间联系错综复杂， 目的是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形成以该组织为中心的跨国犯罪

和恐怖主义网络。 这一地区政治、 经济、 社会问题突出， 贫困问题严重， 一体化

程度较低， 反恐机制重叠、 效率低下， 难以形成打击恐怖主义的合力， 致使反恐

形势依然严峻， 实现安全目标任重道远。

（三） 对 “伊马” 组织恐怖主义活动的防范和打击

“伊马” 组织经历了蛰伏期与调整期后， 其活动更具隐蔽性， 增加了有关国

家和国际社会对其进行防范与打击的难度。
第一， 打击犯罪活动， 切断恐怖组织资金链， 避免出现跨国犯罪与恐怖组织

扩张之间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犯罪所得是 “伊马” 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 也

是其扩大自身规模并为其他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的重要手段。 因此， 国际社会需要

加强对北非和萨赫勒地区跨国犯罪的打击， 管控真空地带， 加强跨地区打击人

口、 武器、 毒品贩卖的合作。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７１ 号决议确认，
“迫切需要同相关联合国实体、 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双边伙伴协作， 加强马里当

局、 邻近国家和该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包括毒

品贩运等非法活动。”①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八国集团厄恩湖会议声明强调， 各国应

“毫不含糊地拒绝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②。 但是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贯彻实施， 绑

架勒索依然是 “伊马” 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
第二， 利用 “伊马” 组织与其他极端组织之间的矛盾及其内部矛盾瓦解其

合作网络。 在 “伊马” 组织内部， 贝尔莫克塔尔势力与 “伊马” 组织总部之间

的矛盾根深蒂固。 此外， “伊马” 组织还存在着阿尔及利亚派系与撒哈拉以南非

洲人派系之间的矛盾。 “伊马” 组织与其他极端组织在意识形态、 势力范围、 利

益分配等方面也存在龃龉。

·５４·

①

②

《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０７１ （２０１２） 号决议》，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第 ６８４６ 次会议通过， 联合
国安理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ｄｓ － ｎｙ.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ＵＮＤＯＣ ／ ＧＥＮ ／ Ｎ１２ ／ ５４６ ／ ７８ ／ ＰＤＦ ／
Ｎ１２５４６７８. ｐｄｆ？ Ｏｐ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５］。
“Ｇ８ Ｌｏｕｇｈ Ｅｒｎ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１８ Ｊｕｎｅ，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８ － ｌｏｕｇｈ － ｅｒｎｅ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 － ０８ － 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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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厘清图阿雷格族与 “伊马” 组织之间的关系。 图阿雷格族坚持世俗

主义， 而 “伊马” 组织坚持宗教极端主义。 “伊马” 组织在马里北部推行的宗教

极端政策， 使二者联盟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破裂。 打压图阿雷格族反而容易引起马里

北部民众的反感情绪， 唤起他们的殖民记忆。 但是也要认识到， 双方仍然存在深

层联系， 如 “伊马” 组织中由伊亚德·阿格·加利 （ Ｉｙａｄ Ａｇ Ｇｈａｌｉ） 领导的势

力， 即主要由图阿雷格人组成。
第四， 加强地区经济发展， 根绝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 经济、 社会发展问

题是恐怖主义得以蔓延、 恐怖组织得以扩张的根本原因。 经济方面， 北非与萨

赫勒国家普遍面临生产结构单一、 经济发展困难、 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率高企

等问题， 尤其是阿尔及利亚、 毛里塔尼亚等国欠有大量外债， 经济环境存在很

大风险性和不稳定性。 社会方面， 区域内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 尤其是青年

失业率问题严重， 造成各种社会问题， 这给 “伊马” 组织发展壮大带来可乘

之机。 因此， 加强地区反恐合作是打击 “伊马” 组织的当务之急， 但从长远

来说， 促进区域内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民生才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本

之道。
第五， 取得民众信任和支持。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要以民为本，

才能取得民众信任和支持， 才能推动实现长治久安和发展繁荣。 西式民主并没有

给马里这样的非洲国家带来稳定和发展， 也没有给民众带来安定和富裕。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马里举行了议会选举， 但是并未改变马里民众的生存环境， 相反他们对

选举舞弊和政府腐败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随后， 马里又在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发生两次军人哗变， 造成政局严重不稳。 有大量平民死于冲突和战乱， 其

中死于政府军暴力的平民比死于反叛组织或民兵暴力的平民还要多， 这导致民众

对马里政府和外部干预更为不满。 马里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反对外国干预， 尤其

是法国干预， 并烧毁法国国旗以示抗议。 外部干预并没有达到遏制暴力冲突和极

端恐怖主义蔓延的目标， 相反极端恐怖势力化整为零， 更具隐蔽性和破坏性。 要

根除极端恐怖组织的发展基础， 相关国家归根结底要依靠本国人民， 而非外来势

力和外部干预。

结　 语

“伊马” 组织对马里北部的短暂统治是该组织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 标志着

其从扩张期进入蛰伏期、 从发展期进入调整期、 从高峰期进入低谷期。 总体来

看， 在马里北部的统治对 “伊马” 组织来说利弊兼有。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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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利” 的角度来看， 通过在马里北部地区的短暂统治， “伊马” 组织进行

了意识形态调整、 组织结构转型与招募策略升级三方面的实践， 使该组织更易于

在北非地区的动荡环境中长期渗透。 此外， 贝尔莫克塔尔势力在马里北部站稳脚

跟， 一方面缓解了其与 “伊马” 组织总部之间的矛盾， 另外一方面拓展了 “伊
马” 组织的势力范围与活跃区域。 各极端组织势力在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相互勾连

和支持， 将加大地区反恐难度。
从 “弊” 的角度来看， “伊马” 组织占领马里北部及支持其他极端组织， 其

恐怖暴力行为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 受到 “薮猫行动” 沉重打击， 其势力短

期内难以恢复。 而且， “伊马” 组织势力在萨赫勒地区与马格里布地区各成一

派， 一旦内部矛盾再次激化， 将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局面。
对于马里北部及其周边地区而言， “伊马” 组织的占领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

对战后重建、 地区安全和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将长期存在。 短期而

言， 区域内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增强合作、 加强信息共享、 加大反恐投入， 通过打

击犯罪活动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打击 “伊马” 组织训练营以防范恐怖组

织势力壮大， 切断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络以防止地区恐怖网络的形成。 长期而言，
有关国家需推进改革、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从根本上压缩乃至消除恐怖组织的

生存和发展空间。

（责任编辑： 贺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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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ｏ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ｄ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 “ ｍａｊｏｒ ＥＵ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ｉｄ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ｎｅｗ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ＥＵ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ｕｔｕ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ｗｉｎ － 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ａ － ＥＵ －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ｉｄ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Ｙａｎｇ Ｎ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ｇ ３００３５０）；Ｌｉｕ Ｆｕｘｕａｎ，Ｍａｓｔｅｒ’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Ｚ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ｇ ３００３５０）.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Ｍａｌｉ

Ｓｈｕ Ｍ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ＱＩ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ＱＩＭ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ｉｓ ａ ｍｉｌｅ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ＱＩＭ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ｌｉ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ＱＩＭ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ｎａｍｅｌ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Ｍａ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Ｓａｈａｒａ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Ｇｒｏｕｐ”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 ｂｙ ＡＱＩＭ ｉｓ ｎｏｔ ｌｏｎｇ，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ａｌｉ’ ｓ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ｎｇ － ｌａｓｔｉｎｇ . Ａｆｔｅｒ ｉｔｓ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ｌｅ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ｆｕｎｄｓ ｆ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ＡＱＩＭ），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ｉｎ Ｍａｌｉ，

·４４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ｔｈｅ Ｓａｈｅ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ａｒｉａ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ｕ Ｍｅ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８３）.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Ｒｕｓｓ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Ｚｈａｏ Ｄ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ｚ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９１，Ｒｕｓｓｉａ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ｔ ａ ｌｏｗ ｅｂｂ.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ｕｔｉｎ’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ｓｓｉａ ｒｅ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ｉｔｓ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ｕｓｓｉａ ｉｓ 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ｕｐ ｉｔｓ “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ｒａｄ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ｈｅｌｄ ｉ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ｉｔ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ｎｃｉｒｃ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ｍｐ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ｍｕｃｈ ｔｏ ｄｏ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ｕｓｓｉａ，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ｆｒｏｍ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Ｒｕｓ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ｕｍｍｉ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Ｚｈａｏ Ｄａｎ，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４０１）；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ｚｉ，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ｅ Ｂｅ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ｗｅ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Ｄｅ Ｂｅｅｒｓ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ｎ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ａｓ ｔｏ ｓｅｌｌ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ｊｅｗｅｌ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ｆｉｓｃ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ｉ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ｉｎ
Ｙａｋｕｔ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９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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